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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中的“物哀”美学
!

荆苗苗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格调细腻、悠缓，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美学领域，均是日本文学及艺

术养分的来源。书中男女主人公的主要生活就是恋爱，他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人生充满浪漫主义。但

恋爱本身并不完美，他们的生命即使绚烂多姿，但最终归于虚无，过程“哀而美”。在此基础上，日本国学

家本居宣长提出了“物哀”的概念。

“物哀”之说

　　“物哀”中的“物”是指人们认
知、感知的对象，“哀”则是指感情的

主题。本居宣长基于辞源学的角度

分析“物哀”及“哀”，认为日本古代

的“哀”是一个类似于中文“啊”“呜”

之类的感叹词，但是“哀”抒发的情感

更复杂，其包含了兴奋、忧伤、气恼等

多种复杂的情绪。在长期的使用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物哀”这一固定的

词语，“哀”也转为名词化。此处的

“哀”与中文中的“哀”并不是一个含

义，“物哀”实则是主观情感与客观事

物的和谐统一，情感与事物的和谐统

一又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其想要传达

的是主体在某个瞬间通过某件事物

体会到了即时感受。这种感受无关

悲喜，而是寄于情，感于物。作为日

本的传统美学，“物哀”的形成与发展

与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环境

息息相关。日本各类自然灾害频发，

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渺小。日

本人民感受到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

界的巨大落差，难免会对现实世界中

的成物产生感伤、感叹的情怀。从这

个意义上讲，“物”是“哀”的基础，

“哀”是“物”的升华。

“物哀”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

日本宗教文化的影响。日本人民认

为“万物皆神灵”，他们会供奉地上的

花草、路边的石头，认为万事万物都

值得被称作“神灵大人”，因此对

“物”有着极高的崇敬与虔诚。宗教

中的“无常观”“厌世观”也对日本人

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这种避世情绪使得“物哀”具有

凄美、淡泊、疏离的美感。此外，中国

的传统文化对日本“物哀”美学的形

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源氏物语》

是“物哀”美学的最高发展，其中引用

了唐朝白居易的大量诗句。这种情

境交融、以物言志的方式对《源氏物

语》产生了极大影响。《源氏物语》

也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凄凉、

失落的情感，这对于“物哀”美学的形

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源氏物语》的创作背景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
名门，但家道中途败落，自幼丧母，２０
多岁时，父亲将她嫁给妻妾成群且大

她２０多岁的丈夫。在紫式部生下孩
子两年后，她的丈夫去世，可以想见

她的一生见惯薄幸，也积累了丰富的

生活体验。因此，《源氏物语》中包含

了紫式部的所见所闻及人生思考。

可以说，她通过这部作品超越了人生

的困境。读者在《源氏物语》中可以

了解紫式部的人生经历。书中的源

氏公子也是幼年丧母，且《源氏物语》

中花宴、赛画等场景的描写，也能说

明作者的艺术修养水平、写作技巧都

非常高。紫式部将自己对爱情的渴

望寄于源氏公子身上，可以说源氏的

命运就是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本居

宣长提出了“物哀”的概念，而《源氏

物语》就是“物哀”的主要承载对象

之一。他在《日本物哀》中指出，“世

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无论是目之

所及，或者耳之所闻，或者身之所触，

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

这个过程就是“知物哀”，即感知事之

心、物之心。见到花开放时感知其繁

盛与美丽，看到花朵衰败时又心生怜

惜；看见美丽的人心生喜悦，看到美

人迟暮又觉悲伤。这种喜悦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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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方的身份、地位没有丝毫关系。

人的心境随着人事和自然转换，这便

是“物哀”最深沉的意味———贴近人

与事的心。比如，源氏与藤壶女御的

恋情，藤壶女御是源氏的继母，二者

却发生了不伦之恋。然而，作者并未

大加挞伐二人的逾矩行为，而是描写

二人的自然爱恋及由于不伦而引发

的深沉的痛苦。由此可见，知“物哀”

者必是好色之徒，“见色心动”是人的

本能，但如果只贪恋美色却不懂色易

无常的道理，这算不得知“物哀”，而

只是轻浮，知“物哀”者必重情。在

《源氏物语》中，末摘花的故事便是如

此，末摘花的外貌、性格、才情均令源

氏倾心，但他并非只贪恋末摘花的容

颜，而是处处体谅她的处境，同情她

的困苦。《源氏物语》的故事并非处

处追求圆满，反而更着眼于人生的荒

凉、失意，深深地感动了读者。

《源氏物语》的语言特点

　　《源氏物语》中包含大量的景物
描写及人物描写，景物及人物是“物

哀”美学的主要载体，即汉语中的“一

切景语皆情语”。作者运用高超的情

景交融的手法，赋予了景物更深层的

情感内涵。书中描写了２２个别离的
场景，秋冬是主要角色离去的重要时

段，人物逝于秋天，于是整个萧瑟凄

冷的冬天都被用于思念、追悼，雾、

霜、雪等自然景观体现出人物悲凉的

内心情感，这便是“物哀”的具象化。

书中大量描写“雪”“花”的段落，以

“雪”赋哀十分常见，但是代表美好的

“花”在《源氏物语》中也透露着“哀”

的气息。比如，“三月十日，花正怒

放，天空晴朗而饶富情趣，令人想象

佛所往的极乐世界便是这般的吧”，

这是紫姬病入膏肓后预感自己即将

死亡时的所见所想。而紫姬病逝后

的第一个春天，作者如此描写：“春光

明媚，花尚未怒放，正是次第绽开，清

香微闻的好时光，紫夫人生前特别喜

爱的红梅枝头传来莺声宛转。”此处，

明媚的春光与紫姬的死亡形成强烈

对比，加重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孤寂

感。书中虽然也有通过花表达喜悦

之情，但是类似上述反差描写的情况

屡见不鲜。这种“不充足”的美感的

手法隐藏着与自然美景相反的情感，

美景的“充足”与人物心中的“不充

足”形成对比，是“物哀”思想中触景

生情的重要体现。

除景物描写外，《源氏物语》中的

人物描写也处处体现出“物哀”的理

念。比如，源氏公子身边所有的女性

角色均有一头又长又直的黑发，这也

是当时评价美女的重要标准。而女

性的头发中也隐含着人物的情感。

比如，源氏公子与紫姬久别重逢时，

对紫姬的头发描写：“原来那一头稍

嫌过于丰多的乌发，许是因为操心的

缘故吧，掉落了一些，反而显得清爽

有致。”两个人分别已久，对对方都有

着很深的思念，但是这段描写未直接

说“思念”，而是通过头发“掉落了一

些”不着痕迹地表达了思想。而对于

源氏公子而言，头发掉落本应是消极

的，但是由于其对紫姬的情感深厚，即

使头发掉落也是清爽有致的，是富有

美感的，反而激起了他的爱怜之情。

《源氏物语》中的“物哀”

视角

　　《源氏物语》中“物哀”美学的表
现视角是多维度的，无论是四时风物

的变化，还是世态人情的浮沉，抑或

女性人物的多舛命运，都充满着浓浓

的“物哀”之情，多个视角交织在一起

营造出近乎散文诗的文字意境。而

这其中弥漫着真实的人物情感，使得

读者不自觉地代入其中，体会人物性

格、事物变化及心境变化。具体而

言，《源氏物语》中的“物哀”视角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 自然“物哀”
上文提到，日本人民认为万物皆

为神明，他们热爱自然中的一切事

物，认为自然本身就是真实的、美的。

《源氏物语》很好地继承、发扬了这一

美学传统，作者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是

高度敏感的，全书共５４卷，有２５卷
的卷名均出自植物的名称，如夕颜、

葵、梅枝、松风等，既有迎风挺拔的乔

木，又有纤弱馥郁的花卉，而不同的

植物名称又与书中人物的命运相呼

应。比如，夕颜在日本是生于荒野小

屋的小白花，虽然流离失所却独立绽

放，花朵洁白清丽；书中名为夕颜的

女子也是生长于贫民窟中，虽然居无

定所、天真胆小，却如夕颜花一样出

淤泥而不染。《源氏物语》中花草树

木点缀着文本，也是小说人物抒情的

载体，更是情节发展、时间转换的重

要元素。作者巧妙地用自然物象表

现人物的情感纠葛，即使情感是幽怨

的、哀伤的，也因为自然的媒介而平

添了一份真实氤氲的美感。

■ 世情“物哀”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

贵族，因此书中主要描写宫廷贵族的

生活，但是可以从侧面看到日本平安

时代的历史面貌。且紫式部作为女

性无法直接参与朝政事宜，其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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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点主要是基于个人的见闻、体

验。这恰恰使得她的描述更加具体、

细致。并且，紫式部幼时丧母，家道

中落，青年丧夫。这些不幸的生活经

历也使其对世情人生的感受力、洞察

力更强。因此，《源氏物语》也体现

出独特的世情“物哀”之美。《源氏

物语》中多处都有展现世态炎凉、人

情淡薄的段落，如桐壶皇帝去世前，

虽然已经退位，但由于掌握实权，所

以逢年过节门前总是车马盈门。然

而，他去世后不久，便是门前车马稀

了，不仅整个家族再无往日风光，而

且桐壶皇后也被迫搬离皇宫，源氏

也一同被贬须磨。要知道，桐壶皇

帝可是一国之君，更遑论其他贵族。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采用了大量

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世情变化，而

身处这些变化中的主人公在面对变

故时，就像面对一片树叶的凋零或

者一次日落的黄昏，虽然哀伤，却有

着唯美的意境。

■ 女性“物哀”
《源氏物语》的故事主线就是源

氏公子与十几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纠

葛，因此书中的女性形象性格鲜明，

如桐壶皇后端庄高贵、紫姬清丽动

人、夕颜出淤泥而不染却红颜薄命

等。这些女性也是构成《源氏物语》

“物哀”之美的重要元素。书中的这

些女性虽然有的温婉，有的美丽，有

的贤良，但是她们无一不是悲剧收

场。比如，紫姬如此完美的女性也逃

不开有志难抒、有情难言的处境，即

使她有着闭月羞花的容貌、温柔贤淑

的德行以及琴棋书画具佳的才情，仍

然年纪轻轻便抑郁而终，不由得让人

感叹“情深不寿，慧极必伤”。而其他

女性要么落发为尼，要么独守空闺、

命运多舛。作者将这些女性描写得

美丽动人，而越是美丽，她们的悲剧

色彩就越强烈，对于读者而言就越令

人伤感，带给读者的情感冲击就越

大，因此让人回味无穷。

《源氏物语》中的“物哀”

美学特征

　　《源氏物语》中的“物哀”美学特

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对纯粹的美的追求
虽然《源氏物语》描写的是贵族

男女的私情，源氏公子更是贵为王

子，但是书中情节鲜少涉及政治内

幕，尤其是源氏公子追求的只是内心

愉悦、风花雪月、歌舞宴游，既对政治

活动不感兴趣，也对世俗的伦理道德

不屑一顾。在小说中，源氏公子也明

确说过：“我对富贵并不深感兴趣，唯

有风月情怀，始终难于抑制。”在日本

文化中，源氏公子这种人格及行为是

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虽然他身处权

力中心，却毫无功利之心。人们认为

他的行为是风雅的，这也是日本人典

型的审美心理之一。这是由于佛教

对日本文化结构的影响极大，佛教思

想是形而上的、超脱于现实的。上文

中提到，“物哀”美学的形成与发展离

不开日本宗教文化的影响。《源氏物

语》对纯粹的美的追求还体现在小说

的结构上、行为文格上及文字意境

上。在小说结构方面，虽然《源氏物

语》各卷互相独立，却是彼此呼应、互

相勾连的关系，整体结构自然和谐；

其行文风格用散文的叙事手法描述

故事情节，并配以韵文抒情，行文风

格表现力强，语言饱满，读者能够从

中体会到文字之美；在意境营造方

面，可以说《源氏物语》全书都有诗的

意境，即使源氏公子谪居须磨，仍然

能在意兴阑珊处看到浮沉的小舟、低

鸣的寒雁、初升的明月，这些意象在

幽幽暮色中营造出哀而不伤、唯美动

人的意境。

■ 浓厚的死亡情愫
川端康成认为，“死是最高的艺

术，是美的一种表现，艺术的极致就

是死灭”。日本近代“物哀”美学的

代表都秉持这种观点，可见死亡在

“物哀”美学体系中的分量。《源氏

物语》中也包含了大量与死亡有关的

意象，如黄昏。这部小说中的黄昏苍

凉萧瑟，每次出现都是对某个生命凋

零的暗示。并且《源氏物语》中包含

了大量对死亡的直接描写，如桐壶、

葵姬、紫姬等，无论是抑郁而终还是

重病不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

的死亡都推进了《源氏物语》整部小

说的情节发展。《源氏物语》中的每

个人物都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他们心中对生命又是无限留恋

的。作者从未白描式叙述人物死亡

的场景，而是渲染了大量的悲伤情

绪，使得人物的死亡始终处于哀伤但

凄美的氛围。这种描写方法使得死

亡更具审美意义，这也是《源氏物语》

“物哀”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 佛教无常的思想
佛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流

动的，认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

有事物无法永远存在，只能显示在某

个时间或空间范围内，时间上体现出

长短，空间上体现出大小，也没有一

样东西是“我”的，世上本也没有一个

“我”。紫式部处于日本平安时代中

后期，此时贵族统治开始没落，社会

动荡，佛教这一“诸行无常”的思想在

社会中迅速发展：贵族们觉得繁华不

在而落寞，底层人民则由于社会动荡

更觉人生无常，加之日本人天性敏

感，于是人人追求精神上的解脱。

《源氏物语》诞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

下，因此书中也弥漫着人生无常的思

想：源氏公子虽然贵为皇子，但出生

即受丧母之痛；即使他想远离政治，

但仍被流放须磨；后来虽然回到皇

宫，恢复了往日荣耀，但是至爱的紫

姬却弃他而去，他的快乐往往伴随着

痛苦。由此可见，《源氏物语》对无常

的展示是微妙的，自然景物的枯荣变

化喻示人的生死浮沉。这恰恰是《源

氏物语》中“物哀”美学与日本佛教

融合的体现。

>>>结语

总之，从现代的角度看《源

氏物语》，虽然它具备了小说的

所有要素，但是其重点并不在于

叙事，而是通过每个故事、每个

人物传达其所感、所悟。整部小

说的散文特质十分明显，阅读每

个故事似乎能够让时间静止，仿

佛生命在无限延长。这种细腻、

缓慢的腔调有着独特的日本风

味，这恰恰是其“物哀”美学的直

接体现。


